
山东抗战那些人那些事

寻访德州守军与日军激战处

小小西西门门，，看看到到了了什什么么

（一）

1937年9月30日，趁国民革
命军第3集团军撤出城北前沿
阵地，日军到达德州城下。

德州城的小西门，距离
津 浦 线 铁 路 最 近 处 不 过 3 0

米，是德州乃至山东的北大
门。当时，也就成了日军进攻
德州城的主要目标。

我们到了德州，问年轻
人，“知道小西门么？”

摇头。没有人知道。
一路从城东走到城西，直

到靠近铁路时碰到上了年纪
的老人。老人说：“知道小西
门，但现在已经没有了，附近
还剩下一块土墩子，那是德州
城的老城墙。”

从德州市区迎宾路与青
年路的交会处往西走，大概50

米，进入一条紧靠铁路的窄小
胡同。一侧是铁路，一侧是低
矮的瓦房，瓦房后面是正在施
工的新建高层住宅区。

哪里有老城墙的影子？
沿着胡同继续走，掩映

在瓦房中间，一处十米见方
的土墩子就是老人所说的老
城墙，也是德州仅剩的一段
城墙遗址。

沿遗址四周，德州文保部
门建了一圈水泥墙，写着“保
护文物，人人有责”。一旁还矗
立着一个水泥砌起来的碑，用
红色文字撰写：德州城墙遗址
简介。

对，真是这里了。

（二）

当年韩复榘下令所属部队
全线撤退后，守卫德州城的仅
有第12军81师243旅485团不到一
个团的兵力。日军以铁甲车、飞
机、坦克为前导，大举进攻德州
城。

第12军81师炮兵营三连二
班班长杨云青曾回忆说：“我们
三连的阵地，在城墙西北角靠
近铁路线的小西门处，日军先
是以3架飞机轰炸，后增加到18

架，对我们的阵地进行反复轰
炸。”

翻开《抗战中的国民革命
军第三集团军》、《德州文史》，
我们找到了那段历史：“铁路
上铁甲车，不停用机枪扫射和
炮击，之后他们用坦克撞击小
西门的木质城门。在小西门上
防守的三连连长古大长，把迫
击炮弹按上顶火帽，从城上连
续掷向敌坦克。日军的坦克被
炸毁了，古连长也被铁甲车上
的机枪射中前胸，而光荣殉国
了。”

后来，城墙被打开一个缺
口，日军攻入城内。守军组成
敢死队，在小西门附近的“靴
子尖”城墙与日军展开肉搏
战。

今天的德州市区东方红、
共青团、迎宾、新湖北路的纵
横方块之间即是原古城区。

1935年《德州志》记载：“洪
武三十年，都督张文杰已指挥
徐福建砖城。”改筑砖墙的德
州城墙形似靴子，从小西门到

“靴子尖”不出数十米。
78年前，德州守军将士与

日军激战的地方，大概就是如
今我们眼前这块残存的城墙
吧。

城墙遗址往北一墙之隔，
是一座简陋的平房小院，66岁
的赵文英老人独自住在这里。
她说，自己对老城墙有着无尽
记忆。“小时候，姨家就住附
近，经常到老城墙玩。”赵文英
回想，“那时，城墙还都在，小
西门大门很宽，得有十多米。”

后来，不断有人来挖城墙
取土，城墙逐渐消失，仅剩下
如今这一隅。

20多年前，丈夫去世，赵
文英买下了现住的平房独居。
老城墙早已失去儿时记忆中的
样子，因为担心城墙坍塌，赵文
英时不时爬上斑驳的老城墙，
用一把把的泥土填满缝隙。

（三）

透过缝隙，70多年前的历
史依稀可见。

德州北依北京、天津，南
邻山东省会济南，西可进中
原，东可拥山东，自古就有“九
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是
华东、华北重要的交通枢纽。

这大概是日军一定要入
侵德州的原因。

坐在德州学院行政楼8楼
的办公室里，季桂起忙完手头
的工作，往往会望着窗外不远
处那片学校的职工宿舍区。70

多年前，这里曾是德县飞机
场。

据史料记载，1925年4月，
奉系军阀张宗昌督办山东军
务，指令部队在县城东北修建
了小型军用机场。抗战全面爆
发前，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驻
防德县时，时任山东省主席的
韩复榘又进行了改建。

为扩建德县飞机场，日军
和伪政府在本地和外地大量
摊派民力和费用，劳工最多时
曾达五六千人。

德州学院的退休职工郭新
中是当地有名的抗战研究者。
据他描述，“老百姓在日军的刺
刀下修炮楼、筑掩体、平跑道，
稍有不顺，非打即骂，甚至关
押。日军还强令民工惩罚民工，
若民工不忍下手，则要承受更
为严酷的惩罚。”

该机场直至日军投降都没
有建成，但已经初具规模。其
中，机场内设有油库20多座，小
型防空洞密布。这里成为侵华
日军在华北、华东重要的空军
基地。

除了飞机场，德州火车站
也成了日军的侵略据点。

1910年，德州站建成。这是
一座中西风格混合的两层建
筑，高翘的宫殿式屋檐与西式
屋脊搭配在一起。

说起德州火车站，对这段
历史颇有研究的王德胜曾经
这样描述：每当有客车要进站
的时候，值班站长就用铁锤敲
击挂在柳树上的一段铁轨，服
务人员听到声音，从房间出来
各就各位，检票后的旅客在站
台排成一队准备上车。车站前
的空地上，停放着一些拉送行

李的车辆。站内的装卸均由脚
行把持。为避免内部冲突，脚
行把头将人员分为南货和北
货两个班，每班四五十人，凡
从南方运进或者向南输出的
货物，由南货班负责，反之就
由北货班负责。

（四）

津浦铁路，使德州火车站
迅速成为德州的商业中心，德
州扒鸡飞向全国各地。

那个时代，扒鸡传人主要
代表人物是宝兰斋扒鸡铺的
侯宝庆和德顺斋扒鸡铺的韩
世功，还有张、崔、刘、赵等十
数家，均为德州本城人。

几十个扒鸡店铺，集中在
火车站广场前，铺靠铺，摊连
摊，前店后场，满街是刚出锅
的扒鸡。

日军到来后控制了火车
站、码头的装卸及城内的大部
分运输业务，设立了国际运输
公司德县出张所。火车站周边
也建起了很多日本商行，兜售
东洋货。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37年10月初的小西门，

拉锯式的肉搏不断，守军将士
多次将日军赶出城外，但是，
终因缺少后援，绝大多数将士
殉国，少数将士于10月3日凌
晨从南门撤出德州。

10月3日，德州被日军攻
陷。

根据多年走访以及查阅材
料，郭新中还原了德州沦陷时
的情景：

“日军从小西门进入德州
城后，发现在城墙根下防空洞
里藏着30多名百姓，就用机枪
向防空洞里扫射，将其全部杀
死。当他们发现胜利街某某家
的地窖里藏有人时，就向里面
丢了四颗手雷，当即炸死20多
人，十余人受伤，吃奶的婴儿
同 母 亲 一 起 惨 死 在 血 泊
里……”

日军就是以这种残暴的
方式，开始了侵入山东后惨无
人道的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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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张英姮的描述，这张照
片拍摄于1940年，背后写有“英姮
姐姐存念！弟英才敬赠 四〇年
四月”的字样。

当年才18岁的这个小伙子或
许还不知道自己哥哥罹难的消
息。德州城破的那年，他就被姐姐
带出老家，暂时寄养在滕县一个
亲戚家，从此姐弟俩再无见面。

他们本来要去延安寻找红色
理想的，但中途英才的大病，让英
姮不得不把他留在了异乡。后来
适逢中央军校（前身即黄埔军校）
招生，英才报名参加，之后被分到
了中央军校陕西凤翔第十七分
校，于1940年毕业。

那时，中国的抗日进入相持
阶段，日军的攻势已无初时犀利。
德州土桥镇北的关帝庙，也矗立
起一座三层楼高的炮楼，成了日
伪军的固定据点。

张家最小的女儿英武也开始
准备到德州第十六中学读书，她
所面对的除了哥哥当年学过的课
程外，还有一门额外的课程———
日语，尽管每个人都很抵触这门
课。

此时的英姮已到了延安，并
设法和弟弟建立了联系。此后英
姮一直在解放区生活，从陕北公
学毕业后，先后去到延安烽火剧
团、中央党校等处工作。

如同英明突然离去的消息一
样，进入抗战的第五个年头，1942

年，从部队传来了张英才罹难的
消息。

英才的死没有英明那么壮
烈，但同样令人扼腕：中央军校毕
业后，他被分配到河南驻军，1942

年，他受命到山东单县一带招兵，
返回时，在河南宁陵县境内与日
军遭遇。

对于张英才的死，张英姮内
心备受煎熬，因为是她把弟弟从
家里带出来的。几十年之后，英姮
的负疚感依旧未能释然，“对不起
他，对不起父母亲”的忧愤自责，
充斥于回忆弟弟文章的字里行
间。

作为亲眼见证家族惨痛历史
的最后一人，张英武并未过多叙
述父母得到二哥去世消息时的情
景，儿子季永昌说，前些年母亲头
脑清醒时，一提及此，每每都会痛
哭不止。

季永昌说，平时脾气很好的
老母亲，前几年头脑清楚时，每每
看到电视里的日本政客，总是忍
不住大骂一番。

侵略战争带来的家破人亡，
如果没有亲历，很难感同身受。

这种“仇恨”甚至隔代波及到
了孙子身上。十余年前，知道孙子
逃学去打游戏，张英武破天荒地
狠狠揍了孙子一顿。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老太太
平时可是对孙子疼得不得了。”季
永昌的妻子说。

老人有自己的逻辑：打仗年
代，想学习都没有机会，现在和平
了却不知珍惜，光知道玩，怎么对
得起张家死去的先人，“要是两个
老爷爷活在现在，他们早就考上
大学了。”

孙子是否受教，无从知晓。
侵略战争留在张英武身上的

印记，始终未曾磨灭。如今，老人
依然能打着拍子，哼唱出70多年
前在学校“强迫”学会的日语歌。

在季桂起的小说《长河谣》
中，外出抗日的张家儿子张立诚
一直活到了改革开放后，亲眼见
证了新中国的成长壮大。小说寄
托了张家后人的某些理想，这种
理想更存在去逝者身上。

战争把中华民族推到灭亡边
缘，但更让中国人的凝聚力空前
强大。这种强大，不仅仅在德州张
家后人的身上。

唯一遗憾的是，传统的忠孝
观念渗入骨髓的年轻人们，却只
能选择尽忠或者尽孝——— 对得起
国家，便对不起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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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刘志浩

一处十米见方的土墩
子，就是德州仅存的老城墙。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摄

□徐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教授

1937年10月3日，日军第十
师团占领德州。德州沦陷后，
日军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相
继侵占山东多县。

由于毫无抗战决心，从省
主席到县长等地方官早就做
好了“撤退”的准备。早在鲁北
抵抗之际，省政府主席兼第三
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就下令
黄河以北各地行政督察专员、
县长向黄河以南撤退，省政府
也做好了“撤退”的准备。11月

中旬，山东省军政机关南移，
省府各机关和人员先行撤到
宁阳，济南危亡之际，再行迁
往曹县。12月27日，韩复榘自
己也逃往泰安。

日军锋芒所向之处，从鲁
北到鲁南，从鲁东到鲁西，绝
大多数行政督察专员和县长
无不弃政丢民，携款带物，闻
风而逃：

1937年9月，德州县长李树
德在日军攻陷德州之前，携带
家眷财物南逃。10月，日军还
未进入馆陶（时属山东），县长
王华安已是携款弃城他走。

1938年1月，日军占领青岛后，
益都县长杨九五和临淄县长
冯谦光分别携带两县全部秋
季粮税南逃。同月月初，寿光
县长宋宪章为躲避日军，率部
百余人逃跑，随身携带金钱财
物10个大车，中国银行存折10

个，现款10余万元……
日军来临之际，山东地方

官大量逃亡带来诸多负面影
响。首先，其行为不仅有违守
土卫疆职责，而且还动摇了山
东人民抗战的信心。

其次，抗战前各县都有一
定数量的地方保安队，为县长

所掌控，如果地方官组织其抵
抗日军，至少可以迟滞日军侵
略步伐。换言之，抗战初期日
军长驱直入，中国丧师失地，
地方官也应负一部分责任。

最后，地方官逃跑致使各
地陷于无政府状态，出现权力
真空，游杂武装蜂拥而起，多
如牛毛，老百姓深受其害。

历史发展的神奇之处，就
在于往往有其出人意料的结
局，中共就是利用各地国民党
地方官逃跑，日军又无力真正
控制的形势，成功在敌后建立
起抗日根据地。

日日军军入入侵侵，，地地方方官官未未战战先先逃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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